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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读者类型

杨 建 东

在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
,

存在着
“

三要素
” 、 “

四要素
”

和
“

五要素
”

等说法
,

即认

为图书馆事业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
。

这些不同的说法被后来人们简称为
“

要素 说
” 。

在
“

要素

说
”

中
,

虽然各家对要素的多少看法不一致
,

但都有一个读者要素
。

由此可见
,

读者在图书馆

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事实上
,

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读者来进行的
,

为读者服

务的工作是图书馆全部工作的着力点
,

为读者服务工作的好坏
,

直接体现一个图书馆贯彻办

馆方针和完成图书馆总任务的程度
,

是衡量图书馆工作质量的尺度
。

然而
,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
,

随着图书馆性质的变化
,

读者范围和数量的变化是十分

显著的
。

我国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到今
、

从简到繁
、

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
。

图书馆读者

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从古到今
、

从数量少到数量多
、

从读者面窄到读者面广的发展过程
。

读

者的发展如同图书馆的发展一样
,

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图

书馆读者的发展过程
,

对于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
,

探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是有益 处 的
。

本文不揣浅陋
,

仅对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读者类型谈点粗浅看法
,

以求正于读者和同行们
。

不论在任何社会
,

任何类型的图书馆中
,
它们都有自己的读者

,

没有读者的图读馆是不

可能存在的
,

我国古代社会的各类型图书馆莫不如此
。

然而
,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

掌握文

化的是帝王将相和地主阶级
,

只有他们才有权利和物质进行藏书
、

读书的活动
,

广大人民是

无权阅读书籍的
。

所以
,

在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上
,

大量记载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重

视藏书的收集
、

整理的史料
,

却很难找到古代劳动人民建立图书馆
、

利用图书的材料
。

历史

上虽有农民起义
、

农民革命
,

但因战争之频繁
,

行旅之不定
,

失败之迅速
,

也根本来不急考

虑图书馆的建设
。

所以
,

我国古代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对象仅限于中
、

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分子

中
,

人数很少
,

范围很窄
。

也正因为如此
,

有不少人喜用
“

藏书楼
”

来称呼古代的图书馆
,

并

由此总结出我国古代图书馆的特点是注意收藏
,

不重使用
。

这个结论是十分确切的
。

但由于

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
,

往往使人产生一个错觉
,

似乎我国古代图书馆是
“

只藏不用
” ,

甚至认

为古代图书馆根本无读者
,

这种看法则未免偏颇
。

根据历代史书上记载
,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

为了维护其统治
,

都十分懂得应重视图书馆藏书的收集与利用
。

为了宣扬适合于统治阶级的

各种社会意识形态
,

必须重视藏书的利用 , 为了
“

点缀升平
” ,

宣扬君王的
“

文治
” ,

必须重视

藏书的利用
;
为了培养

、

选拔和储备忠诚为皇室服务的高级官僚人材
,

必须重视藏书的利用
;

为了笼络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

争取更多的忠顺奴才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

必须重视藏书的利

用 , 为了推行学校和科举制度
,

培养更多的御用文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
,

也须重视藏

书的利用
。

从上说明
,

封建社会的各类型图书馆
,

尽管是以藏为主
,

重藏轻用
,

但决不是只

藏不用
,

那种纯粹是为藏书而藏书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
。

有了藏书的利用
,

必然有利用藏书

的读者
,

尽管读者人数少
、

面窄
,

但他们毕竟还是利用藏书的读者
。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
,

我



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事实
。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

三千五百多年的殷墟甲骨的发现
,

证明中国古代藏

书形式的出现应溯源于殷商时代
。

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图书馆的形式
,

但随着藏书的萌芽
,

并

设有史官专门管理
,

还有专门保管甲骨 卜辞的处所
,

说明它已带有皇家图书馆的当型
。

国家藏书和专门管理藏书机构的出现
,

必然有阅读藏书的读者
。

当时的国家藏书被奴隶

主阶级所垄断
,

他们是利用藏书的第一类读者
。

此外
,

当时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操纵在巫师手

中
,

他们掌握文字
、

垄断知识
,

把文化 作为宗教的附庸
。

巫师和掌管藏书的史官没有显然的

分职
,

这些巫师就成为利用藏书的第二类读者
。

上述两类读者虽然是奴隶社会中的极少数
,

是一伙反动的统治阶级
,

但他们毕竟还是利用藏书的读者
。

由此可见
,

我国的图书馆早在色

型时期就有利用藏书的读者
。

至于广大奴隶
,

他们毫无一点自由和社会地位
,

根本没有可能

掌握文字和阅读藏书
。

这也说明
,

当型时代的图书馆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

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

随着经济基础的改

变
,

引起了学术文化的大发展
。

此时期
“

士
”

阶层出现
,

私学兴起
,

私人著书立说盛行
,

于是

书籍的数量不断增加
,

国家藏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

收藏书籍的处所当时叫
“

盟府
”

或
“

故府
” ,

虽然仍处于图书馆的自型时期
,

但它已开后世封建藏书楼的先河
。

此时期利用藏书的读者主要是掌管藏书的御用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封建统治阶级
;
其次是

“

士
”

的阶层也开始普遍利用藏书
。

这些
“

士
”

的阶层
,

是封建统治阶级当权者的后备军
,

是一

批新的知识分子
。

他们利用藏书
,

使当型时期图书馆的读者多了起来 , 此外
,

韩宣子到鲁国

去阅读了鲁国所保藏的图书
,

孔子删诗书
,

修春秋
,

子夏等十四人求借周室国家藏书中的史

记
,

得观
“

百二十国春秋
” ,

这都是当时利用藏书的事例
。

①从上说明
,

此期利用藏书的读者

略比殷商时期多
,

但仍是极少数
,

广大劳动人 民是没有利用藏书
、

获得知识的权利的
。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国家藏书楼 (即国家图书馆 ) 是在汉代汉武帝时
。

从这时起
,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

各种官私藏书楼有了相应的发展
,

特别是在发明了纸和雕版印刷之

后
,

在宋元明清几代
,

各种类型的封建藏书楼都得到 了更快的发展
。

开始是单一的国家藏书

楼
,

发展到以后公私藏书楼同时并举
。

掌握经济
、

文化特权的书院
、

寺院等文化机构
,

也有

自己藏书和图书活动
,

于是又出现了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

上述藏书类型
,

是我国封建社会

四种类型的藏书楼
。

封建社会的各种类型的藏书楼
,

其共同点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

但 由于各自建藏书

楼的 目的不同
,

任务有别
,

所以四种类型藏书楼的读者对象是各不相同的
。

有的专为帝王服

务 ;
有的在为帝王服务的同时也为朝庭大臣服务

; 有的是为士大夫
、

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服务
;

有的只为本家族子弟
、

亲友服务
,
有少数比较开明的藏书家将其藏书对外开放

,

允许他人借

阅等等
。

上述服务对象是就总的情况而言的
,

实际上
,

古代各类型藏书楼的读者对象是复杂

的
,

情况也在不断的变化
,

越是到封建社会的晚期
,

利用藏书的读者人数就会多一些
,

读者

面就会广一些
。

这期间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过程
。

下面就四种类型藏书楼中影响最大的国家

藏书
、

私人藏书以及书院藏书楼的读者类型作简单分析
。

一
、

国家藏书楼的读者类型

封建社会国家藏书楼的读者
,

概括起来有下列五种类型
:

第一类读者是帝王
。

封建社会里
,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

国家财产都看成是他私人的

财产
,

他当然是国家藏书楼的第一号读者
。

历代的皇室藏书基本上是供皇帝一人使用的
。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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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书中记载皇帝利用藏书的史料颇多
:“

焚书坑儒
”

的秦始皇
,

一边禁止人民藏书
,

自己却在

阿皇宫内建立图书馆
,
收藏律法

、

地图
、

户 口等资料
,

供他处理政事时参考 , 在西汉初期
,

“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
,

户口多少
,

疆弱之处
,

民所疾苦者
,

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 ” ②这 说

明
,

不爱诗书的汉王刘邦
,

为了维护其统治
,

也利用了从秦帝国接收过来的图书资料 , 北宋

时
, “

上 (太祖 )好读书
,

每遣使取书史馆
, …… ” ③ 这说明宋太祖赵匡撤就曾向史馆 (即 国 家

图书馆 )借过书 ; 在明代
,

明太祖
、

明成祖等建立皇室藏书
,

不时加以利用
。

他们时常入殿
,

翻阅典籍
,

或视朝之暇
,

辄御便殿阅书
,

等等
。

从上述说明
,

历代帝王是利用了藏书的
。

皇

帝读书
,

往往有人
“

侍读
” ,

这也是利用藏书的读者
。

第二类读者是历代朝庭大臣等高级官僚
,

如将相王侯
、

公卿等
。

这批人是封建帝王的台

柱
,

他们的权力仅次于皇帝
,

要利用国家藏书当然方便得很
。

其 中有些人 自己也热衷于收藏

图书
,

成为私人藏书家
。

史书上记载历代朝庭大臣利用藏书的史料不多
,

但仔细寻找还是有

迹可寻的
。

例如
,

汉代初期
,

肖何编制律令
,

张良
、

韩信序次兵法
,

就经常利用国家图书馆

的藏书 ; 宋代史书中记载
: “

帝谓宰臣 日
:

近闻图书之府
,

甚不整齐
,

假借之余
,

散 失 尤 多

……
。

书为朝臣所借者凡四百六十卷
。

诏除诸王宫给抄写外
,

余并督还之
。 ” ④从这段资料说

明北宋崇文院 (即国家图书馆 ) 的藏书
,

朝庭大臣是可以公开出借的
,

即使出借不还
,

造成藏

书散失也未停止出借
,

只是要求催还而 已
。

崇文院的藏书不仅可以出借
,

而且还有
“

借本书库
” 。

不仅大臣们出借
,

而且对临时性的科场也供应
,

并有一套借阅的管理制度
; 明代史书中记载

:

“

……馆阁之臣借阅者
,

往往不归原铁
。 ” ⑤ 而

“

拓黄之帖
,

公然罗列于市肆中
。 ”

这也说明
,

明

代的朝庭大臣是经常借阅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的
,

但 由于管理不善
,

制度不严
,

致使藏书丢失
,

清代的国家图书馆有七阁 (即文渊阁
、

文津阁
、

文源阁
、

文溯阁
、

文宗阁
、

文汇阁和文 澜 阁

等 )
。

除文津
、

文溯和文源等三阁专供皇帝使用外
,

其他四阁都允许朝庭大臣
、

公卿
、

翰林等就

阁借阅
,

但不得携出室外
。

乾隆五十五年下令
: “

谕令该省士子
,

有愿读中秘书者
,

许其呈明
,

到馆抄阅
,

但不得任其私 自携归
,

以致稍有遗失
。 ” ⑥ 将江南三阁 (文宗

、

文汇和文澜等三阁 )

对外开放
,

允许士大夫
、

学者借阅
。

开始只能就室阅览
,

后来也允许借出抄写
。

这是我国封

建社会国家藏书楼第一次对外开放
。

虽然统治阶级开放三阁的目的是为了拉拢和麻痹知识分

子的
,

但藏书开放后
,

利用的人多了
,

读者面广了
,

特别是开创了封建社会国家藏书楼对外

开放的先例
,

对促进以后藏书楼对外开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第三类读者是经皇帝特许在图书馆里读书的人
。

历代帝王都注意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中培养
、

选拔忠实为他们服务的高级官僚人材
。

将选拔出来的人送到国家藏书楼去读书
,

以

求深造
,

学得统治人民的理论和方法
。

据史书记载
,

北宋时
“

祖宗朝
,

有馆阁读书
:

或上书自

陈
,

或美妙被选
,

或宰执子弟
。 ” ⑦ 这说明当时能在崇文院读书的人有三种

:

一是
“

上书 自陈
”

的
,

即上书请求在崇文院里读书 ; 二是
“

美妙被选
” ,

即通过考试选中
,

允许在崇文院读书 , 三

是获得特许的宰执子弟
。

北宋时确有一部分高级官僚是通过这条途径培养出来的
。

例如
,

年

仅十一岁的杨亿
、

十四的晏殊
、

十五岁的宋缓
,

都是经过考试入祟文院读书
,

成为国家藏书

楼的读者
。

后来他们均当了大官
,

如杨亿官至翰林学士
,

成为西昆体文学流派的领袖 人 物
。

明朝的各代皇帝也十分重视利用皇室藏书作为培养吏材的场所
。

明成祖时
,

曾以新取进士中

挑选
“

材质美敏者
”

送住文渊阁 (即国家藏书楼) 进学
,

如永乐三年就有曾集 等二十九人进入文

渊阁读书
,

阁内还为他们安排住宿膳食文具等⑧ ,

让他们充分利用藏书进行 自修
,

以培养封

建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
。

第四类读者是编著书籍的作者
。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编纂
“

正史
” 、 “

类书
”

等
,

以



宣扬他们的
“

文治
” 、 “

武功
” ,

以图流芳百世
。

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

士大夫阶层
、

学者等也

编著了众多的图书资料
,

这些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

他们在编著书籍时
,

大多数

要利用当时藏书楼的图书
,

有的人 自己就是藏书家
,

他们是封建社会里著书
、

读书
、

藏书的

主要力量
,

既是著书立说的作者
,

也是积极利用藏书的读者
。

例如
,

汉代的大史 学 家 司 马

迁在修《史记》时
,

遍读了
“

石室
” 、 “

金医
”

(宫中藏书楼 )里所藏的旧史和群书
; 班固 在 修《汉

书》时
,

也大量利用
“

东观
”

(即皇家藏书楼 ) 等处所藏的图书档案
。

班固死后
,

继修《汉书》的班

昭和马续也都曾大量参阅
“

东观
”

的典籍
。

当时的学者蔡岂等
,

被派往
“

东观
” , “

得阅皇 家藏

书
,

以治其学
” ,

这些人都是藏书楼的读者
;
魏国曹王时

,

命刘邵等人
“

集五经
、

群书以 类 相

从
,

作《皇览》
”

⑨ ,

利用皇室藏书编纂成我国第一部类书
;
唐代是国家藏书楼发挥作用 较 大

的时期
,

参加注经
、

撰史的人很多
,

他们经常出入
“

秘书省
”

(即国家藏书楼 ) 充分利用藏书
;

北宋的崇文院对于当时的官修和私著两类书籍均起过积极作用
。

如当时编纂《太平御览》
、

《太

平广记》
、

《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等四大类书时
,

就大量利用了国家藏书楼的文化典籍
。

司

马光在著作《资治通鉴 》和沈括在著作《梦溪笔谈》时
,

也大量使用了当时崇文院等处的藏书L
;

明代在编纂《永乐大典》时
,

动员儒臣文士达三千人
,

这些人充分利用当时国家藏书楼的藏书
,

历时五年编成此书
,

达 2 2 8 7 7卷
,

三亿七千万字
。

编成如此卷峡宏富的巨著
,

可见当时国家

藏书之丰富
,

利用藏书人数之多 !

第五类读者是校勘图书的人员
。

校勘图书是历代公私藏书楼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

因

为古书流传
,

年代长久
,

经过手抄或刻板
,

错误很多
,

为恢复古书本来面 目
,

必须广罗异本
,

校勘上下
,

鉴定谬误
,

著录残缺
。

校勘图书最早是在汉代
。

汉成帝河平三年命令刘向和其他学

者在
“

天禄阁
”

(即皇家藏书楼 ) 集体整理校勘图书
,

最后编成当时皇家藏书楼藏书目录

一
《别

录》
。

刘向等人校书二十余年
,

他死后
,

其子刘散继承父业
,

继续校勘图书
,

最后编成当时国

家藏书楼总 目录—
《七略》

。

刘向父子及其学者在校勘图书时
,

根据所有的不同本子进行校

定
,

每校完一本
, “

辄条其篇 目
,

撮其旨意
” ,

编写本书提要
,

这等于将图书馆的藏书普遍阅

读了一遍
。

这些校勘图书的人
,

既是藏书楼的工作人员
,

也是藏书楼的读者
。

刘向父子校勘藏书影响历代封建藏书楼
,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

历代的公私藏书大多数都进

行校勘工作
。

藏书楼既是藏书机关
,

也是校书机关
,

这是汉代以来公私藏书楼的特点
。

例如
,

隋帝国时
,

曾命柳颜言等数人将国家藏书楼的藏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校勘和整理
;
唐太宗

时
,

设置校勘人员二十余人
,

书写者一百人
,

还有校书的职员和工匠
,

校勘图书前后达四十

七年之久
; 五代十国是动乱的时代

,

国家屡遭兵灾
,

图书时聚时散
。

但后周世宗时
,

仍派儒

生三十名
,

将国家藏书楼的藏书加以校仇刊正 ; 北宋的校书工作规模也十分宏大
。

当时雕版

印刷术已盛行
,

有许多书经过一校再校
,

然后定本
,

刻版印刷
,

广泛流传
。

上述五个方面
,

说明古代社会的国家藏书是有读者利用的
。

二
、

私人藏书楼的读者类型

私人藏书是古代社会里第二大藏书类型
。

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
,

但唐代以后
,

随着印

刷术的盛行
,

私人藏书才得到较快的发展
。

据《藏书纪事诗》@记载
:

从北宋到清末
,

著名的

私人藏书家就有 1 10 0余人
。

私人藏书家成份极为复杂
,

藏书目的也各异
。

有的是封建 帝 王

的宗室
、

贵族
;
有的是封建王朝的大臣公卿

;
有的是讲求实用的文学家

、

史学家
、

目录学家
、

版本学家
;
有的是乡村的地主豪绅

; 甚至还有隐逸者
、

僧侣
、

商人和城镇市民等等
。

私人藏

书为私人所有
,

其藏书目的因人而异
。

有的是为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收藏图书 , 有的是想通过



藏书
、

读书来求得功名富贵 ; 有的是以收藏图书供家族子孙
、

亲友利用 , 有的是以图书为古

玩鉴赏 , 还有的是收藏图书供玩好之乐
、

炫耀为名等等
。

私人藏书楼与国家藏书楼一样
,

都是以藏为主
,

重藏轻用
。

但是
,

私人藏书同样是有读者

利用的
。

就其利用来说
,

私人藏书楼的读者面略比官家藏书楼广
,

藏书利用率也比官家藏书

楼高
。

特别是宋代以后
,

私人藏书在数量上压倒了官家藏书
,

藏书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

私人

藏书家分散在全国各地
,

接近地方的学者
、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
,

有些开明的私人藏书家是对

他们借阅的
。

清代的私人藏书家曹溶在其专著《流通古书约 》@ 中指出了为藏书而 藏 书 的 流

弊
,

诚恳地规劝藏书家不单是保存文籍
,

更重要的是使书籍广泛流通
,

务使著作者的心血不

以珍蓄秘藏而与世无接
。

曹溶在当时能提出这种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

归纳起来
,

私人藏书楼的读者有下列四种类型
:

第一类读者是藏书家 自身
。

封建社会里有很多藏书家就是学问家
。

如宋代的李常
、

司马光
、

陆游
、

郑樵
、

晃公武
、

陈振孙等
。

清代的黄宗羲
、

顾炎武
、

全谢山
、

钱大晰
、

戴震等
。

这些

人或因学术研究的需要
,

或因教育
、

创作
、

著书立说的需要
,

或因考订版本
,

校仇藏书的需

要
,

为此
,

他们特别注意图书的收集与利用
。

有的藏书家
,

广搜善本
,

亲手校勘或刻孤本至

老不厌
,

而且以身家生命寄托于残编断简之中
。

如明代的藏书家李贯之
,

见图籍就破产 以收
,

获异书就焚香肃拜
。

祁承姚为了收集图书甚至把夫人的陪嫁物拿去换书籍
。

有不少藏书家特

别重视藏书的利用
,

如清代的黄宗羲
,

他时常告诫学者
: “

当以书明心
,

无玩物丧志也
。 ”

他的

著作如《明夷待访录》
、

《明儒学案》等
,

是他平 日利用藏书楼借书
、

抄书所积累的资 料 写 成

的
。

第二类读者是藏书家之间
。

在封建社会里
,

藏书家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阅
、

借抄藏书的
,

特别是在印刷术发明前
,

藏书家收藏图书极不容易
,

因此藏书家之间借抄风颇盛
。

私人藏书

中抄本书占有很大比重
。

印刷术发明后
,

藏书家购书极易
,

但因各藏书家所藏图 书各 有 特

点
,

为了补充私人载书之不足
,

所以此时期藏书家之间抄书
、

借书风气仍很盛行
。

例如
,

明

代的著名藏书家
、 “

天一阁
”

主人范钦与藏书家
“

小酉馆
”

主人王世贞之间
,

有互相借抄之约 ,

清代藏书家丁雄飞与同代著名藏书家
“

千倾堂
”

主人黄虞视之间也可以彼此借阅
,

并互订有公

约—
“

古欢社约
” 。

L公约规定
:

每月两次
, “

尽一日之阴
,

探千古之秘
,

或彼藏我缺
,

或彼缺

我藏
,

互相质证
,

当有发明
” 。

藏书家之间互相借阅
、

借抄
,

互通有无
,

表明私人藏书可供外

人使用
,

扩大了私人藏书的流通
,

增加了私人藏书与读者的接触面
,

提高了私人藏书的利用

率
。

第三类读者是藏书家的家族子孙和亲朋戚友
,

但不供外人借阅
。

封建社会中
,

有许多私

人藏书家是非常保守落后的
,

他们视私人藏书如古玩
,

不传
、

不借
、

不卖
,

致使许多珍贵图

书束之高阁
,

世人无所过 目
。

有的甚至连族中子孙也不能随便借阅
。

有的私人藏书虽然可供

家族子孙
、

亲朋戚友利用
,

但不对外开放
,

外人无缘接近
,

这也是有碍于社会学术发 展 的
,

是私人藏书家中保守落后部分
。

例如
,

唐代的杜退
,

他的藏书后面都写着
: “

清体买来手 自校
,

子孙读之知圣道
,

裔及借人为不孝
”

的字样
,

L其意思是他的藏书只供子孙利用
,

不许卖掉或

借与旁人
,

否则就要加上不孝的罪名
。

明代范钦的
“

天一阁
”

藏书
,

不借人
,

不出阅
,

只供子

孙阅读
。

就是子孙阅读时
,

也只能白天就阁阅览
,

不许夜登
。

书厨锁匙分房掌管
,

非各房子

孙齐至不开锁
。

私领亲友入阁以及擅开书厨者
,

罚不与祭一年
,

擅将藏书借与外 房 及 他 姓

者
,

罚不与祭三年
。

清代有一学者想登楼看书
,

于头一年八月订约
,

次年登楼
,

并得范氏子

孙一百零二家允许
,

由此可见禁锢之严
。

清代的藏书家钱谦益
、

王艇
,

甚至著名的版本学家



黄王烈等
,

都是嗜书如命
,

只供子孙阅读
、

概不外借的保守藏书家
。

第四类读者是私人藏书对外开放
,

供人借阅
,

其受惠阅读者为当时的士大夫
、

学者
、

知

识分子以及和藏书家接近的人等
。

这是一些开明的私人藏书家的进步行动
。

虽然这样的藏书

家在封建社会是少数
,

但他们能将私人藏书对外开放
,

供人阅读
,

不仅提高了私人藏书的利

用率
,

而且对社会的学术发展
、

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

例如
,

晋代的私人藏书家 范 尉
,

“

家世好学
,

有书七千余卷
。

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
,

蔚为办衣食
”

L
,

以其私人藏书供人 自由

取阅
。

五代时期的罗绍威
, “

聚书数万卷
,

开馆以延四方之 士
。 ”
L将其藏书对外流通借阅

,

吸

引不少读者前往阅书
。

明代
“

汲古阁
”

藏书主人毛晋
,

将其藏书对外开放
,

允许别人借阅
,

四

方来看书的人很多
, “

轴辘衔接及二十余 里
”

L
。

宋代的宋敏求
,

藏书于春明宅
,

对外 开 放
,

“

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
,

以便借置故 也……
。 ”

L等等
。

上述私人藏书的对外开 放
,

当 然

得惠者不会是劳动人民
,

仅是当时的学者
、

知识分子等
,

这是私人藏书家的局限性一面
,

但

与对世人秘而不宣的官家藏书相比
,

这些私人藏书家之举动是难能可贵的
。

三
、

书院藏书楼的读者类型

书院藏书是封建社会第三大藏书类型
。

它起源于唐代
,

唐代开元期间设立的
“

丽正书院
”

和
“

集贤书院
”

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地主豪绅子弟的文化机构
,

而且也是藏书
、

校书的场

所
,

是我国最早的书院藏书楼
。

宋代以后
,

书院藏书有了较快的发展
。

据统计
,

宋代的书院藏书楼有几百所
。

明代嘉庆

年间书院藏书楼达 2 15 所
。

清代乾隆年间书院藏书楼计有 57 1 所
,

几乎各省都有
。

除官立书

院藏书楼外
,

还有私立书院藏书楼
。

书院藏书来源一是皇帝御赐
,

二是官吏捐送
,

三是本院

购置
、

刻印入藏
。

书院藏书楼的读者
,

主要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
。

由于书院往往集聚了大批 的 文 人 学

者
,

而且生徒人数众多
,

再加上全国书院数量不断增加
,

所 以
,

书院藏书出现后
,

阅读藏书

的读者大大增多了
,

藏书的利用率提高了
,

这是官家藏书无法比拟的
,

甚至私人藏书也远不

能及
。

因为书院藏书楼的读者比较单一
,

仅是书院里的学者和生徒
,

藏书楼的建立是为他们

服务的
,

一般来说
,

他们都可以阅读藏书楼中的藏书
,

所以
,

书院藏书楼的读者比较 广 泛
,

藏书利用率较高
。

但由于能进书院读书的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子弟
,

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知

识分子
,

所以书院藏书楼的读者仅限于这些人
,

真正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弟
,

既不能进 书 院
,

也根本无缘利用书院藏书的
。

据史料记载
:

书院藏书借阅管理是比较细致的
,

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

并 设 有
“

管

干
”

(图书管理员 ) 专门管理藏书
。

例如
,

据宋代的《白鹿洞院志》记载
:

生徒借书时
,

写一票留
“

管干
”

处
,

以便考查
,

还书时销票
。

为了不误他人借阅
,

借书规定有期限
,

如有遗失
,

勒令

赔偿
。

L

综上所述
,

说明我国古代的三大类型藏书楼的藏书是有读者利用的
。

所谓藏书楼
,

并不

是只藏不用
,

也不是没有读者
,

只能说是重藏轻用或重藏少用
,

只能说是读者人数少
,

读者

面窄
,

纯粹为藏书而藏书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
,

没有读者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
。

封建社会的

各类型图书馆重藏轻用
,

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
。

被少数封建统治阶级把持的图书馆
,

必然是

只为少数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

它的读者必然是少数人
,

这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

的
,

读者的发展也必然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

但是
,

古代图书馆由于重视图书的收藏
,

且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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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1 9 8 2年 8 月 17 日中美发表了关于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间题的联合公报

,

等等 )
,

使中

美贸易能够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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